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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澳大利亚、新西兰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行面向亚洲的政策以来 , 来自亚太地区

不同国家的华人移民以及其他亚裔移民大量移进这两个国家。他们在异国他乡面临着以高失业率为主

要特征的生存危机。但这一包括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华人群体 , 克服重重困难 , 站稳脚跟 , 逐步积累 ,

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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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moved in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from

different Asian2Pacific countries and other Asian immigrants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implemented the

policies towards Asia in the 1970280s. The immigrants have to face living cris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unemployment ratio. Somewhat different , the Chinese new immigrants from the Mainland have

overcome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and quickly adapted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They settled down in

the two countries , accumulated little by little and achieved the initial success.

一 　地区来源多元化与亚洲化趋势中的华人移民

　　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在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移民政策一直影响到 20 世纪下半期。例如 ,

在新西兰 , 直到 1974 年 , 凡其祖先为欧洲籍的欧共体公民和爱尔兰公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西

兰居住。直到 1987 年 , 当局正式颁布了“非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 , 没有种族色彩的居住政策

才最终形成。而在此之前 , 来自所谓“传统移民来源国”的工人可以优先填补“职业优先目录”

上的职位。如雇主要在那些所谓非传统移民来源国招募工人 , 他必须证明 , 这些工人既无法在新

西兰招到 , 也无法在传统移民来源国招到 , 而且 , 其技术不是工人的来源国所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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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的传统移民来源国包括大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 , 另外还有意大利和美国。这些国家以

前曾对新西兰有过大量移民 , 或有类似于新西兰的假期培训计划。有人认为 , 这实质上是一项

“白新政策”。到上世纪 70 年代中 , 这项政策终于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 表现在传统移民来源国的

名单范围扩大了 , 把那些有可能向新大规模移民的太平洋岛国也包括了进去。1976 年 , 当局大

赦了先前来到新西兰并取得暂时工作准证的“既成事实”移民 , 并给予其永久居民身份。太平洋

岛国移民即包括在其中。这样 , 整个 80 年代 , 太平洋岛国移民在新西兰一直占据重要地位。[1 ]

1986 年 , 新西兰的移民政策又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 这就是面向亚太。究其源由 , 乃因

为这时期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 在全球许多地区经济低迷的环境中形成了一

个亮点 , 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 , 吸引了周边地区的目光。于是 , 新西兰的移民政策便随

之发生转向 , 开始大量吸收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 , 以增加对亚太地区的贸易 , 吸引投资 , 提升

多元文化。结果 , 新西兰政府于 1987 年制订了新的《移民法案》, 正式废除了“传统移民来源

国”优惠名单范围。不过 , 对传统来源国的职业优先目录还是保留到 1991 年才最终废止。[2 ]

表一 　1995 —1996 年澳、新移民人口构成 ( %)

(按地区统计)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大洋洲 9124 26130

英国、爱尔兰 28170 38162

欧洲其他地区 27174 6193

中东、北非 5125 0173

亚洲 21192 21181

北美 2120 3137

南美洲、中美洲 2105 0100

非洲 2190 2124

合计 100100 100100

　　资料来源 : 澳大利亚数据据“Department of Immi2
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网上公布资料 , 以

1995 年 6 月 30 日为参考日期 ; 新西兰数据据

Winkelmann , L. and R. Winkelmann ,“Immigrants in the

New Zeal and Labor Market : A Study of their Labor Market

Outcomes”(Willington , New Zealand Department of La2
bor) , Table A3 , 其数据来自 1996 年的人口统计 , 但

只计算工作年龄人口 (15 - 64 岁 ) 。此表见 R.

Winkelmann 上揭书 , 第 7 页。

澳大利亚在正式放弃其“白澳”政策方面走得比新西兰快。废止这一政策的过程持续了约

25 年 , 1966 年 , 移民部长奥波曼 (Opperman) 对非欧移民政策进行检讨后 , 正式宣布 , 未来移

民申请的首要条件将是高素质的人 , 如 , 他们能适应当地居民 , 有能力融入当地 , 他们的现有资

格适合澳大利亚。[3 ]与此同时 , 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一批取得“暂时”居民身份而要求居留澳大利

亚的“非欧洲人”可以在 5 年后成为澳大利亚居民或公民。如按旧的规定 , 非欧洲人要等待 15

年 , 而欧洲人则只等待 5 年。[4 ]这样一来 , 非欧洲人与欧洲人在成为居民或公民的待遇面前便平

等起来。1973 年和 1978 年 , 政府又颁布新的政策 , 确认并巩固了非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

　　从表一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上述政策的效果。据此表 , 1995 - 1996 年 , 澳、新外来移

民中 , 英国、爱尔兰出生的人口构成了这两国外国出生人口的主体。但相对而言 , 澳大利亚的

英、爱人口比例小很多。它的外国出生人口主要是来自其他欧洲国家 (27174 %) , 接近于英、爱

的比例 (28170 %) 。R. 温克尔曼认为它反映了这

样一个事实 :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不同时间中 ,

荷兰、德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

是澳大利亚的重要人口来源国。但在新西兰 , 50

年代 , 除英国外欧洲移民来源国只有荷兰一国。[5 ]

但是 , 到 1995 年 , 澳大利亚来自中东、北非以及

南美、中美所占的人口比例比新西兰大得多。而新

西兰的移民则主要来自大洋洲 , 也就是说 , 主要来

自太平洋岛国。而来自亚洲的移民比例 , 两国则差

不了多少。总的来说 , 新西兰吸纳的外来移民主要

来自英国和荷兰 , 而澳大利亚的外来移民则来自许

多国家。

澳大利亚的亚裔移民主要来自中国、越南、柬

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帝汶等国。近

几十年来 , 亚裔移民占澳大利亚移民总数的比例不

断提高。60 年代初 , 只有 2 % , 70 年代初上升到

6 % , 1975 年再增加到 16 %。亚裔所以出现如此迅

猛的增长 , 首先得益于 1972 年当选的惠特拉姆明

智地废除了“白澳政策”, 其次还因为印支难民特

别是越南难民的大量涌入。实际上 , 1975 年的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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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难民潮只是第一次。3 年后 , 一次更大的难民潮再次袭击澳大利亚。这次难民潮一直延续至 80

年代初。第二次难民潮中直接从越南移居澳大利亚的华裔占了很大比例 , 如 1981 - 1982 年移澳

越南难民中华裔就占了近 1Π3 之多。[6 ]他们与 80 年代后期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一道 , 形成了澳洲

新华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 , 这一群体中还有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香港和台

湾地区的。但后者跟来自中国大陆和越南的华裔不同。来自中国的华裔以留学生最引人注目 (也

有家庭团聚类型移民及少量投资移民) ; 来自越南的华裔以“难民”为基本特征。而来自香港、

韩国等地的华裔则基本上分为两部分。一是商业移民 , 占大多数 ; 二是家庭团聚类移民 , 人数次

于商业移民。此外 ,“白澳政策”废除后 , 移民澳大利亚的亚裔并不限于上列国家和地区 , 还有

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如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等) , 在此不赘。

澳大利亚华人总体上受教育水平较高 , 但在 6 个华人 (裔) 移民群体 (中国大陆、柬埔寨、

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东帝汶) 中也有层次上的差别。据估计 , 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移民 ,

其受教育程度介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出生的华人 (很大一部分是以专业和技术特长移澳者 , 也有

留学后定居于澳者) 与越南出生的华人 (主要以难民身份入澳 , 有技术专长者为少数) 之间 ; 也

可能低于印尼出生的华人 , 但肯定比柬埔寨、东帝汶出生的华人高。而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

代华裔中 , 大学毕业者分别为 13 %、1614 %、10 % , 这些数字均比澳大利亚全国平均水平

(514 %) 高 , 也比其他族群 (犹太人除外) 出色。据 1986 年人口普查资料 , 6 个华裔移民群体

中 , 大学和研究生毕业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大高于其他亚裔群体和全澳的水平。[7 ]

一般来说 ,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信息来源较广 , 语言能力较好 , 适应国外生活的能力较强 , 因

此也较容易迁移成功。但就经济、家庭团聚、人道主义三类移民来说 , 经济类移民受教育的程度

总体上更高一些。而在经济类移民中 , 尤以技术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最高。这一推论还可以从一些

相关数字得到印证。据调查 , 有 42 %以上的移民具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 , 11 %以上的移民具有

专科文化程度 , 仅 7152 %的移民具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8 ] 当然 , 这些数字包括了中国大陆向

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移民 , 暂时还找不到有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中国移民的专门统计数

字。但若以上述数字去一般地理解在澳、新的中国移民的受教育程度 , 应该是可行的。

中国大陆留学生是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中比较特殊的一群。他们自上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中

国政府放宽中国公民出国留学时起就源源不断地流向澳大利亚 , 但被澳政府人为地切割为两个阶

段 : 1989 年 6 月 20 日前到澳者为前一阶段 ; 此后为后一阶段。据移民局统计 , 到 90 年代中期 ,

约有 5 万多名中国大陆人持留学签证赴澳。他们中 , 1989 年 6 月 20 日以前抵澳者约 25 000 人。[9 ]

这 5 万人中有相当部分通过各种途径取得澳当地居留证乃至成为永久居民、澳国公民。因而 , 中

国大陆新移民中的“原留学生”是相当可观的一群。现今 , 他们中有半数以上已从大专院校毕

业 , 有的还获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凡学有所长者 , 均挟一技之长进入工程技术、医疗卫生、高

等教育和文化艺术界任职。他们兼通中澳文化 , 串联东西桥梁 , 有创业之大志 , 又不乏脚踏实地

精神 , 为政府、学术界及社会其他各界所器重。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文化适应 , 他们会融入当

地 , 置业创业 , 在澳洲不同行业中崭露头角 , 成为华人星空中耀眼的一群。

从中国留学生的来源地看 , 以上海最多 , 占 3316 % , 其次为北京 , 占 1813 % , 再次为广东、

福建、分别占 1719 %和 913 %。从其在澳大利亚的居留地 (州) 分 , 澳政府教育部各大学注册表

统计表明 , 以新南威尔士最多 , 约 2 万人 (主要集中在悉尼) , 维多利亚 1 万人 (多集中在墨尔

本) ; 首都堪培拉和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共 1 万多人 , 其他地区总共不超过 2000 人。他们中初习

英语或学商科的约占 90 %。[10 ]

1992 年 11 月 , 西悉尼大学人文科学院冯兆基教授、格里菲斯大学亚洲和国际研究院刘西安

博士和南昆士兰大学艺术学院江建新博士以及 1993 年民族学校委员会、澳华基金会和中国留学

生联合会等 16 家团体于 8 月 29 日和 10 月 30 日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 , 一些分项统计可大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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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在澳留学生的侧影。如 , 他们原先的文化程度多为大学本科以上 (占 4215 % , 其中硕士

研究生占 2016 %) , 说明文化程度普遍较高 ; 他们的职业以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 (分别占 27 %和

2515 %) 为多 , 达一半以上 , 可以说是未来中产阶级的稳定来源 ; 他们具高级职称者占 412 % ,

其中级职称者占一半 (4918 %) , 且来澳前高达 6918 %的人已有 5 年以上的工作经历 , 2116 %的

人已工作 2 - 4 年 , 反映了他们人生历炼的相对成熟 , 工作经历的相对丰富 , 应是人生创业的较

好季节 ; 他们中 8514 %为自费 , 其中靠亲友资助者占 4114 % , 靠借贷者占 1813 %。但令人惊讶

的是 , 他们来澳后一年左右都已还清所欠钱款。这反映了他们自我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均极强 ,

社会适应能力也较强 , 是不可小觑的一群。另外 , 他们中已婚者达 5117 % , 其中有子女者占

4011 % , 未婚者占 4412 % , 已订婚者占 715 % , 离婚者为 411 %。因之 , 他们将来可以通过家庭

团聚为澳华社会再带来一群新移民。[11 ]

二 　移民就业概况及对中国移民就业情况刍析

　　无论是何国移民 , 人们最关心的头号问题无疑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就业情况。那么 , 过去十

多年间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外来移民包括中国新移民的就业情况如何 ? 表二显示了近年来澳大利

亚、新西兰移民的失业情况。由于找不到更多的数据作为佐证 , 且没有移民类别 (经济移民或社

会移民) 的区分。所以 , 以下的分析只能说明一些宏观的问题。

无疑 , 总体而言 , 移民失业率之高是十分惊人的。无论在澳大利亚 , 还是在新西兰 , 都高达

30 %以上。假设一个国家的总劳动人口达到这个失业率 , 则很可能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到了崩

溃的边缘。好在这还只是这两个国家一部分劳动人口 (且是十分特殊的劳动人口 ———新移民 , 他

们的总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很低) 的失业率 , 问题就不致于那么严重。

但设身处地地站在新移民的角度来看 , 39 % (澳) 和 35 % (新) 的高失业率就绝非耸人听

闻了。这意味着外来移民中 (应注意 , 他们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两国政府着意吸纳的总体素质高于

本国公民的技术移民) , 每三个人中至少有一个在他们的新故乡找不到工作。这对他们的心理会

造成什么伤害 ? 对接踵而来的新移民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 这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不

过 , 从另一角度也可以理解 , 毕竟这群“新客”初到陌生之地 , 无论从环境适应到社会心理适应

均需一个过程 , 作为移民 , 一般都有较常人优胜的心理素质 , “淘金梦”固然令人憧憬 , 但一旦

梦幻破灭重新直面现实时亦会很快完成心理转变过程。因此 , 在移民一族中 , 即使有如此高的失

业率 , 并未见有太大的冲击。

尚不清楚表二是否包括对中国移民的统计 , 但若对性别、年龄和来源地的失业率加以分析 ,

仍可以解读到一些有意义的信息。笔者以为这些信息对于解读华人移民的情况也是适用的。首

先 , 从性别来看 , 无论在澳大利亚 , 还是新西兰 , 都是女性的失业率高于男性。从常理来看 , 这

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女性更多地是以“家属”的面目出现。 (如果从类别来看 , 则多属家庭团聚

类型移民) , 找工作 (特别是找技术性工作) 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但从澳、新两国的个案来看 ,

女性与男性的失业率差别并不算太大 (澳大利亚为 3 % , 新西兰为 4 %) 。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 ,

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来的女性移民有较强的自立能力和适应能力 , 不少女性有与男性不相上下的

技能。况且 , 一些就业岗位是男性替代不了的 , 非女性莫属。

其次 , 从年龄来看 ,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有很大不同 : 澳大利亚是年龄段越高 , 失业率越高。

年龄高低与失业率呈正相关关系 ; 而新西兰则是 15 - 24 岁与 25 - 34 岁年龄段的失业率呈上升状

态 , 35 - 44 岁与 45 - 54 岁年龄段的失业率在上升中持平 , 而 55 - 64 岁的失业率大大下降。各个

年龄段的失业曲线呈明显的 U 型走向。这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移民的技术素质相关 : 新西

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 社会保留着较多的适应年龄较大的人的工作岗位 , 也即年长者一般

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 接受新信息新技术的速度较慢 , 在经济发展程度尚不高的新西兰更易于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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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澳大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是否如此 , 可以继续探讨。

表二 　近年澳、新移民失业率分类统计

分类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按性别

年龄

来源地区

女性 0141 0137

男性 0138 0133

15 - 24 0143 0129

25 - 34 0134 0133

35 - 44 0140 0140

45 - 54 0160 0140

55 - 64 0168 0129

大洋洲 0139 0121

欧洲 0127 0127

东南亚 0154 0133

东北亚 0126 0142

南亚 0150 0159

合计 0139 0135

　　3 大洋洲在澳大利亚一栏中不包括新西兰公

民 , 但在新西兰一栏中包括在澳大利亚出生的

人。

资料来源 : 澳大利亚数据据 Williams , L.

S. , C. Brooksand J . Murphy , The Initial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Immigrants , Australian Bulletin of Labor ,

1997. Table 1. 4. 表中结果是以“Longitudinal

Surrey of Immigrants to Australia”(LSIA) 为基础的。

其第一轮采访于 1994 年开始 , 1995 年结束。其

间对主要申请永久居留签证者以及 1993 年 9 月

至 1995 年 8 月间到达澳大利亚的总数 5192 名移

民进行了为期 3 到 6 个月的采访。新西兰数据则

据 Winkelmann , L. and R. Winkelmann ,“Immigrants

in the New Zealand Labor Market : A Study of Their La2
bor Market Outcomes”, Wellington , Zealand Depart2
ment of Labour , 1998. 详参 R. Winkelmann上揭书 ,

第 16 页。

最后 , 从移民来源地区来看 , 在澳大利亚 , 失业率最高的首先是来自东南亚的移民 , 其次是

来自南亚的移民 , 最低的是来自欧洲的移民 ; 在新西兰 , 失业率排前列的分别是南亚、东北亚、

东南亚的移民 , 而最低的是来自大洋洲 (实即澳大利亚) 、欧洲的移民。显然 , 从移民来源地区

来看 ,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 : 来自亚洲的移民比来自欧洲的移民失业率高得

多。这种现象可以找到许多原因来解释。但有一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 亚洲移民的英语水平比欧

洲移民差 , 因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纯英语社会中难以找到工作。当然 , 一国移民说本国

语言也并非不可谋生。例如 , 说汉语或中国地方方言的人也可能找到一份收入较低的工作 (主要

在华人社会中) , 但机率就低得多了。在性别、年龄、来源地区三大就业因素中 , 来源地区起着

主要作用。而英语水平的高低则在其中起关键作用。对于华人来说 , 语言有两大功用。其一是谋

生、交际 (包括以谋生为目的的交际) ; 其二是文化认同 (包括家庭、社区、族群等社会单位内

部以及彼此之间的凝聚力) 。对于将文化认同看得很重的华人来说 , 语言永远是确定民族特征的

重要因素。作为谋生用的华语只能在小部分华人的狭

窄商业圈中使用。要在华洋杂处的广泛的商业圈中谋

生 , 只能使用大家都懂的英语。由于纯粹使用华语的

华人商业圈很小 (华人商业圈通常也是华语、英语兼

用) , 且商业层次低 , 容纳不了多少迫切要求找工作

的华人 , 故在澳大利亚、新西兰 , 华人 (尤其是新移

民) 的英语程度高低便与他的就业机会直接挂钩。

据分析 , 在移居澳大利亚的华裔中 , 英语水平各

异。一项于 1986 年进行的调查表明 , 英语水平最佳

者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学生移民 , 其“精通”英语

者达 90 %以上 ; 稍逊者为印尼华裔移民 , 因为他们

就学率高 , 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大 , 故“精通”英语者

达 80 %以上。中国移民的英语水平很低 , 略知或完

全不懂的超过 55 %。来自柬埔寨、东帝汶等地的华

裔难民对英语略知一二或完全不懂的占 40 %以上。[12 ]

另一项统计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1986 年的人口资

料统计表明 , 华人英语水平在“好”或“很好”以上

者已占其总人数的 6918 %。但这只是的总体估算。

同年的人口统计资料还表明 , 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

港来的华人中 , 大部分都保留在家中讲汉语的习惯。

以华人家庭中 5 岁 (含) 以上的成员为例 , 来自中国

大陆的讲汉语者占 7214 % , 讲英语者只占 1015 % ,

讲英语者的比例比来自台湾、香港者都低。台湾移民

讲汉语与英语的比例分别为 7818 %和 1211 % ; 香港

移民讲汉语与讲英语的比例分别为 8119 % 和

1515 %。[13 ] 1991 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则表明 : 来自 5 个

新移民来源地 (马、新、中国大陆、港、台) 的华人

中 , 讲粤语者为 165 283 人 , 讲普通话者为 55 454

人 , 讲其他方言者为 44 761 人 , 共 2615 万多。其余

则为讲英语者。[14 ] 显然 , 讲英语者仍占少数。当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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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统计中不讲英语的人中肯定有“粗通”、“略识”英语者 , 但要像纯讲英语者那样找到合意的

工作 , 难度肯定大得多 , 失业的机率也高许多。

英语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到移民的就业 , 还直接影响到移民的收入和地位。新、马、印

尼华裔移民可能找到“白领”工作 , 大多数中国与柬埔寨、东帝汶华裔移民只能干“蓝领”的

活。[15 ]当然 , 80 年代后期后移居澳大利亚的中国人 , 因学生移民与商业移民的增加而使其英语总

体水平乃至整体素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这一下子改变不了中国移民英语水平不高的基本事

实 , 因而一下子也改变不了中国移民中“蓝领”较多的情形。

应指出的是 , 华裔女性的英语水平一般比男性更差 , 而尤以来自中国、柬埔寨、东帝汶的华

裔女性最差。她们绝大多数是以“家庭团聚”的名义移入的 , 与新、马、印尼的华裔女性不同

(后者大多数是“经济移民”) 。一般来说 , 澳移民当局在审查移民资格时 , 对“经济移民”的英

语水平较为重视 , 而对“家庭团聚”与难民类移民的英语水平则不那么看重。

直接影响移民就业率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技能高低。据 1986 年的调查资料 , 中国移民普遍

缺乏就业技能 , 生活环境暂不适应。中国移民这种状况与从柬埔寨、东帝汶等地迁入的华裔移民

差不多 , 与新、马华裔“学生”移民的低失业率形成鲜明对照 (新马“学生”移民的失业率比澳

大利亚全国的失业率还低) 。[16 ] 以职业地位而言 , 1986 年的统计资料表明 , 就业的中国移民中 ,

有 2Π3 是工薪阶层 ; 自我雇用者有 1Π8 ; 还有 19 %属于“雇主”。在男性中国移民中 , 有很多是属

于“手艺人”类别的餐馆厨师。以就业部门而言 , 中国移民在农业部门就业最多 , 另在娱乐与私

人服务部门就业最多的也是中国移民。[17 ]当然 , 上述数字很难简单地被认为是反映了社会职业地

位的高低 , 也有社会分工、职业习惯与兴趣的反映。从工薪阶层来看 , 印尼、新、马华裔移民达

80 %以上 , 柬埔寨、东帝汶华裔移民约达 90 % , 很难与中国移民分出优劣 ; 与中国移民自雇率

(1Π8) 相比 , 柬埔寨、东帝汶华裔移民自雇率只有约 1Π20 ; 与中国移民的“雇主率” (19 %) 相

比 , 柬、东帝汶华裔移民的“雇主率”不到 5 % , 新、马华裔也只有 9 %。中国移民中自雇率与

“雇主率”所以高达约 1Π3 , 主要原因是他们移居的时间更长 , 人数更多 , 大部分为“家庭团聚

类”移民。若就亚裔移民内部进行比较 , 华裔移民的整体职业地位还是很不错的 , 他们除低于日

裔移民外 , 高于其他亚裔移民 , 并高于澳大利亚全国就业人口。[18 ]

职业的高低一般地与受教育程度挂钩 , 应该可以肯定。以白领阶层而言 , 在马来西亚出生的

华人中 , 担任经理、专业工作和技术人员 (或跨专业) 的高达 5019 % , 显然是因为他们受教育

程度较高之故 ; 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中 , 从事上述三大专业的占 3018 % ; 在海外出生的华人

中 , 则占 2713 % ; 在越南出生的华人中 , 只占 917 %。而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中 , 从事上述三

大专业的占 2917 % ,
[19 ]处于马、澳出生的华人与海外、越南出生的华人之间。从职业分布来看 ,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马来西亚出生的华人在专业职务方面居首位 , 为

3015 % ; 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职员最多 , 为 1811 % ; 海外出生的华人从事商业和制造业的为

1713 % , 从事劳工以及相关职业的占 1717 %。越南出生的华人多为劳工或与劳工相关的职业 , 占

3417 % ; 而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从事商业和制造业的所占比例最高 , 为 2417 %。[20 ] 从收入来看 ,

年收入在 312 万澳元以上者 ,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出生的华人占 7 % , 香港出生的华人占 614 % ,

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占 413 % , 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则占了 416 %。[21 ]没有看到来自越南、柬埔寨

和东帝汶等地出生的华人高收入的资料 , 相信其高收入比例应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之下。这样

的话 , 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中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在所有华人中处于中等位置。

应该说明的是 , 就业率总体上可以反映居民的技术水平 , 但并非绝对地说明问题。除了技术

水平的因素外 , 还有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类别的因素 , 也许更重要的还有居民就

业适应能力和本人就业意愿的因素。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生的华人 , 就业率低于澳大利亚出生的华

人。而当地出生的华人的就业率则低于出生于越南和东帝汶两个华人社区的难民。香港和新加坡

94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生的、具有劳动能力的华人 , 其就业率也高于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 (主要是因为这两地出生的

女性华人就业率很高) 。这样看来 , 中国大陆、台湾出生的华人的就业率比其他所有华人的就业

率都低。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生的华人的技术水平总体上应高于柬埔 寨 、东帝汶出生的华人 , 当

地出生的华人技术水平也应高于柬埔寨、东帝汶出生的华人 , 而中国大陆、台湾出生的华人的技

术水平也不应低于当地出生的华人 , 但为何中国大陆、台湾出生的华人就业率独低 ? 这说明就业

岗位类别、就业适应能力、就业意愿等因素在起重要作用。例如 , 柬埔寨 、东帝汶出生的华人

多为难民 , 或有“难民气质”, 对就业岗位、工薪高低不加选择 , 更加吃苦耐劳 ; 当地出生之华

人更熟悉当地社会 , 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 , 等等。而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华人对就业岗位、工

薪高低的考虑更多一些 , 法制陌生 , 又没有建立起社会网络 , 就业率低就不难理解了。

显而易见 , 就在新环境下的就业适应能力而言 , 中国大陆新移民并不居上位。但是 , 1997

年上半年 ,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华人新移民学者高佳对澳大利亚 100 多名 1990 年以前抵澳的中

国大陆新移民进行定期访问时发现 , 这批抵澳 7 年以上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有 61 %以上的家庭已

购置了自己的住房。在未购置住房的家庭中 , 55 %以上有了自己的产业。更令人惊奇的是 , 在高

达 82 %的拥有住房或商业的家庭中 , 又有 32 %事实上已购置或正准备购置除个人住房或商业以

外的投资房或其他形式的投资。[22 ]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在于 , 从澳大利亚人的角度看 , 中国新移

民在短短不到 10 年的时间内 , 其个人住房及商业投资拥有率高达 82 % ! 因为澳大利亚是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全民拥有私人住房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人的梦就是购置一套有前后花园的

住宅。这是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综合生活质量高低的一项主要社会经济指标。而这群八九年以

前才中断了在中国的学习和工作 , 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 , 短短时间内就实现了澳洲人

梦想 , 不能不令人惊叹 , 也值得世人深思 !

在高佳的调查中 , 有多项因素对这批新移民在澳大利亚创业不利 : 其一 , 他们到澳时年龄普

遍偏高。他们在 1990 年时的平均年龄已达 35 岁“高龄” (就就业最佳年龄来说) , 最大者竟达 47

岁 , 最年轻的也有 31 岁。这说明 , 新移民从年龄上讲 , 其家庭积累过程已经开始得很晚 , 在劳

动力市场上已不可能象 20 几岁的小伙子那样有利 ; 其二 , 英语水平不高。高佳的调查表明 , 80

个以语言生身份来澳者中只有 5 人的英语在初到澳时达到中高级班水平。绝大多数语言生 (67

人) 刚来时的英语为初级班水平 , 另有 8 人自称“比初级班稍好”。据澳移民部 1990 年公布的数

字 , 语言生占中国大陆来澳学生的 90 %左右 , 因此 , 高佳调查的结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澳中

国大陆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这与上面有关中国移民英语水平的分析是一致的。其三 , 他们来澳时

所带资金有限。80 年代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低 , 这批新移民不可能携带大量资金出国创业。

在高佳访问的以语言生身份来澳的 80 人中 , 除所交学费中包括了 3 到 6 个月的生活费外 , 80 人

中多数人只带有 300 至 500 美元 , 只有 11 人带 500 到 1000 美元 , 4 人称带有 1000 多美元。也就

是说 , 这批新移民后来的积累完全是靠他们自己在澳洲当地赚得的 , 而不是从中国带来的。不仅

如此 , 80 名语言生中有 76 人称有偿还“出国债”的负担 (出国债数额在 5000 美元以上) 。[23 ] 面

对这样的窘境 , 这批新移民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初级家庭原始积累的过程 ? 高佳的研究概括了

以下几个原因 :

其一 , 在赴澳的初期和中期不惜一切代价就业 , 白手起家。他们可以说没有任何就业优势 ,

唯一的优势就是吃苦耐劳。他们来澳伊始马上通过各种渠道 (主要是“熟人”或看报纸、打电话

等) 找工 , 倘若丢工 (被炒鱿鱼等) 旋即再找 , 决不守株待兔。不论岗位高低 , 工薪多少 , 路途

远近 , 工作早晚 , 对口不对口 , 也无论如何先有一份工作 , 然后再“骑马找马”, 保证每周有收

入 , 不能坐吃山空。尽管不少人在国内时干的是白领工作 , 但到澳后都得放下身段 , 从底层做

起 , 大多数人干过洗碗、打扫卫生等工作 , 不少人初到时有沿街敲门求工的经历。

其二 , 多种工作 , 加快积累。不少人都打过两份甚至两份以上的短工 , 最常见的兼打短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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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几个人在一起分担一份洗碗工或清洁工。慢慢地 , 才得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全职工。

其三 , 走自我就业之路。自我就业的原因一方面是一部分人经历多种工作后有所选择的结

果 , 一方面是上述诸种不利因素 (年龄偏大、语言隔阂等) 以及种族歧视 (尤其是就业及劳动力

市场的歧视) 因素“逼迫”的结果。自我就业者多从事小商业 (小店铺、小生产厂家及各种小规

模服务设施等) , 尤其是餐饮业或与之有关的小商业。当然 , 自我就业的一个有利条件是享受税

收的优惠。澳洲为高税收的福利国家 , 因之 , 政府鼓励从事小本经营以扩大就业市场。

其四 , 关注市场走向。这包含三重意义 , 一是把握致富机遇 , 二是选择对中国移民合适的工

作而非到当地人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去凑热闹 , 三是必要时改变经营方式。[24 ]

其实 , 中国大陆新移民上述经验也是很多人站稳脚跟、逐步积累致富、成为中产阶级的必由

之路。从最初的不惜一切代价就业 , 到稍后的多重就业 , 后来转入自我就业 , 是一个环环相扣的

过程 , 也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其中自我就业是一个关键环节。它往往需要每一个有一定资金

积累的新移民在十字路口上作缜密考虑。在澳大利亚 , 市场经济已高度成熟 , 小商业企业是健

全、开放、规范化、制度化的。大量的小商业企业不断上市 , 只要人们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贷

款能力 , 或熟悉某一行业 , 便可购置一个进行自我经营。经营者在经营一段时间后亦可将所置产

业上市出售 , 由购买、经营到出手 , 小本经营形成了一个完善又开放的庞大市场。这一市场是澳

洲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的不可替代性确保了自我就业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就这样 ,

这批留学生站稳了脚跟 , 再求发展 , 逐渐积累 , 工作性质、条件、收入也逐渐得到改善。几年后

终于摆脱了窘境 , 解决了温饱问题 , 甚至达到了小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这批留学生赴澳之

初 , 也就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祸不单行 , 其时正值澳洲碰上 1929 年经济大萧条之后最严重

的经济危机 , 工商业纷纷倒闭 , 工人大量失业 , 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但他们以常人难有的意

志 , 忍受住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 , 终于挺过来了。这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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